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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恐慌是过度恐惧的情绪状态，它是现代人的一种“社会性格”，其

症状是屈从权威、信任丧失以及自私蔓延。“解放”的三次剥夺带来了现代人的

脆弱性，科学主义盛行带来了人造恐慌的蔓延，以及“政治”的异化使得消解恐

慌的公共之路丧失是“恐慌人”形成的现代根源。教育不仅没有对“恐慌人”形

成提供相应的拉力，反而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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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恐慌人”及其症状 

 

（一）何谓“恐慌人” 

要理解何谓“恐慌人”，首先要理解何谓恐慌。一般认为，恐慌是一种过度

的恐惧。在英语中，恐惧一词是“fear”，它是指由于某种威胁所引起害怕状态，

它是人类一种正常的情绪。而恐慌一词是“panic”，它是指“对危险或警报的一

种突然而过度的感觉，它通常会影响到人的身体，并导致为确保安全而采取过分

或不明智的行为。”
[1]
既然恐慌是一种过度的恐惧，那么，“恐慌人”就是指因过

度感到恐惧，而丧失了理智，做出过分或不明智行为的人。
 

要进一步理解“恐慌人”还需要说明三点：其一，“恐慌人”的恐慌是一种

情绪状态而非一种情绪。情绪状态往往是综合性的，会影响作为整体的世界，情

绪则不尽然，情绪往往指向具体的对象。此外，情绪状态往往也会比情绪持续得

更久。
[2]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恐慌主要不是外部具体事物所引起的，而是现代人

丧失了内部的确定性所导致的，所以它成为一种弥散的状态，即使不是真实的个

人经验，而是“二手的非经验”（贝克语）也能引起现代人的恐慌。 

其二，“恐慌人”的恐慌是作为一种“社会性格”来理解的。“社会性格”是

指“在某种文化中，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这与同一文化中各

不相同的个人的个性特征截然不同。”
[3]
也就是说，恐慌所描述的是现代人总体

精神状态的核心。个体的人可能在某些时候并不感到恐慌，但是作为“社会性格”

的恐慌很可能是以一种无意识的形式潜伏着，一旦受到某种外界因素的刺激，它

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 

其三，虽然“恐慌人”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恐惧，但是，他们恐惧的对象与



古人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古人常会对疾病、自然灾害、鬼等产生恐惧，简单

地说，自然界中一切神秘事物和现象都可能会引起古人的恐惧。某些时候，这些

恐惧甚至还会引起一定的恐慌，例如，当某些瘟疫蔓延之时，人们会对此疾病产

生恐慌。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很多古人的恐惧已经不再是现代人的恐惧。段义

孚认为，现代人在恐惧的内容上呈现如下特征：从对自然的恐惧转到对破坏自然

的恐惧；对他人的恐惧常以强烈的妒忌感和仇恨感等形式显示出来；对缺乏稳定

的恐惧变得尤为突出。
[4]
贝克说道，在现代社会中，“危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

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太完善了；不是那些脱离了人的把

握的东西，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
[5]
总的说来，现代人恐慌的

主要对象已经从自然转向了人造自然，转向了他人。 

 

（二）“恐慌人”的症状 

其一是屈从权威。自由意味着选择，而选择就必然要面对某种风险。“风险”

（risk）一词源于意大利语“胆敢”（risicare）。它与选择有关，风险即是人们

选择承担的东西。这个词原本是亦褒亦贬的，承担风险可能也会有好的结局。
[6]

但是在“恐慌人”看来，风险几乎完全是一个贬义的概念，风险直接等同于了危

险（danger），注定是不好的结果。既然如此，“恐慌人”就必然会逃避风险，逃

避自由，而逃避的主要后果就是屈从权威。需要特别指出，现代社会中的权威并

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外在权威，而是一种“匿名的权威”（弗洛姆语），例如，现

代人在恐慌下对物质的极度崇拜，对科学的极度崇拜，以及对大众看法的毫无质

疑等。 

其二是信任丧失。信任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但是“恐慌人”却丧失了对

他人的信任。一方面，他们把陌生人等同于危险的人；另一方面，即使是认识的

人，他们也会首先考虑这些人是否存在威胁。现代人“已经逐步形成这样一种风

气，渐渐从有无危险的角度来看待人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那些亲昵的关系。”
[7]
因为，“在风险文化里，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只有一些危险分子。每个人

都带着对他人或多或少的威胁。”
[8]
然而更严重的是，一旦产生了对他人的不信

任，这种不信任感只会越来越强烈。因为对他人产生了不信任之后，就会使自己

困于一己的世界中，然而很多事物一旦了解就没有那么危险，困于一己的人失去

了解世界的机会，自然会感觉世界更加危险，产生更多的不信任。 

其三是自私蔓延。由于恐慌，现代人也会形成某些“共同体”。但是，基于

恐慌的团结，常常会使现代人看不到“敌人”也是“人”，从而造成自私的蔓延。

所以，“惟一能够导向或者回归共同体团结的……就是选择一个共同的敌人，针

对这一共同的目标，集中力量，共同施暴。”
[9]
道格拉斯说道，“人类社会的普遍



特点之一，或许就在于对危险的恐惧倾向于强化共同体中的分隔的界线。这种强

化现存分隔的最明显、最可怕的表现是……把危险和不幸归咎于那些处于边缘化

社会位置的个人或群体。”
[10]

虽然，她是从人类的一般特点来说明的，但是由于

“恐慌人”感觉到危险的激增，他们更会强调界线作用，把危险归于某些边缘化

的人群。西方的“排犹主义”、对移民的憎恨以及我国某些大城市对“外地人”

排斥的现象都是最好的例证。 

 

二、“恐慌人”形成的现代根源 

 

（一）“解放”的剥夺与现代人的脆弱性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逐步得以形成，一方面，它给人类带来了

“解放”的快感，另一方面，它也给人类带来了“剥夺”的悲苦。
[11]
在此二重性

的过程中，有依靠的“健全人”逐渐成为了无依无靠的“生理人”，这使得现代

人在面对危险时，变得异常脆弱，极易恐慌。“解放”的第一次剥夺，使人从神

性世界中脱域，“这意味着人的精神不再与‘神’具有绝对价值的本体关切。”
[12]

人由此失去了“超验”维度，失去了永恒性，仅仅成为一个现世的存在。当然，

现世生命有其独立的价值，但是，当人仅仅成为一个现实的存在时，死亡的恐惧

就会成为现代人无法摆脱的恐惧。宗教曾经帮助人类消除了死亡恐惧，它向人类

传达：现世的生命只是永恒生命的短暂部分，现世生命的死亡只是进入永恒生命

世界的仪式。可以说，宗教在一定程度上让人类摆脱了死亡的恐惧。 

“解放”的第二次剥夺，使人摆脱了群体的束缚，获得了自由，但是现代人

也因此变得无依无靠。除了宗教之外，群体也曾是人类摆脱死亡恐惧的途径。但

是，“对社会团结及其‘超越个体生命’的‘永恒结构’的无情毁灭，使‘个人

被孤零零地抛在对自身的不可避免的消亡的恐惧之中’。在全球自由贸易之路上，

民族共同体地赋予意义的功能已遭遗弃，只剩下个人在孤独与彼此的隔绝中舔舐

伤口，驱赶恐惧。”
[13]
其实，群体的离析不仅使人无法面对死亡的恐惧，而且使

得个人不得不孤立的面对各种风险的挑战。 

“解放”的第三次剥夺，使人摆脱了理性的束缚，并肯定了感性与肉身的价

值，这有其积极的意义，其实，“灵魂没有肉身，从来就不曾活过，它只是借助

于一次性的肉身才活过。”
[14]

然而，如果说理性还意味着一种普遍性，那么在理

性被剥夺之后，人类就失去了最后的依靠。感性虽有价值，但它是不确定的、不

可靠的，而且，当感性无限张扬时，一方面，它会使人与社会处于冲突之中，另

一方面，它会使人彻底失去了普遍理性的指引，最终走向自我的孤立和空泛。而

孤立和空泛的自我必须寻找一种实在感，当它与自我利益结合时，“自我利益的



实在性把空泛的自我实在化了。”
[15]
而人在自我利益诱使下最终变成了非理性的

和物欲的存在。一方面，感性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让现代人变得异常的

脆弱；另一方面，当现代人都以追逐自我利益来获得感性自我的确定性与可靠性

时，又会激起人与人之间的强烈竞争，二者的共谋，使得现代人成为了“恐慌人”。 

 

（二）科学主义的盛行与人造恐慌的蔓延 

“科学主义是指对科学的迷信与崇拜。在科学主义眼里，科学就是神灵，就

是万物的尺度。”
[16]
其实，科学主义不是自古就有，它只是近代以来的产物，因

为，科学获得独立的身份也只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

学是一个东西，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学合为一体。文艺复兴以后，采用实验方

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
[17]
独立于哲学之后，科学开始依照自身

的逻辑进行发展，逐渐失去了哲学的约束，甚至科学反过来约束哲学的发展，例

如，作为科学主义哲学表达的实证主义和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都成为一种广受

支持和广为传播的哲学和世界观。
[18]
除此之外，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专业化成

为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专业化也逐渐使得科学变成了越来越不被外行人

所理解的“神秘”领域，这使得科学又逐渐失去了公众的监督。哲学的约束和公

众的监督丧失之后，科学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依照自身逻辑进行发展。一方面，科

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为自己赢得了普遍的、坚定的信任和尊重；另一方面，

科学也在不断拔高人们对它的期望，在人们的期望和科学的自身逻辑（以“工具

理性”代替“价值理性”，即只考虑能不能做，而不考虑该不该做）的驱使下，

科学不断地开拓创新，不停地制造新事物，最终创造出了许多足以毁灭整个人类

文明的发明。可以说，“恐慌人”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学技术的失控性发

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给现代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

还“成为了人们的精神支柱，成为具有信仰寄托性性质的心灵存放地。”
[19]
虽然，

现代人越来越难以理解科学的内部机制，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现代人对于科学

的崇拜，相反，这种神秘感在某种程度上还强化了现代人对于科学的崇拜。“我

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以专门的非个人性的知识为基础的世俗社会，这个社会

赋予科学家和科学知识的地位，如同我们的前辈承认牧师和宗教教义所拥有的地

位。”
[20]
然而，如果这个现代人唯一可以依靠的终极标准本身也受到工具理性的

质疑时，现代人将会完全丧失确定性和可靠性，被抛到入一个充满恐惧的世界中。

所以贝克说道：“正是对自己依赖于自己所抗议的对象的这种状况的意识，产生

了反科学态度中如此之多的痛苦和非理性。”
[21] 

 



（三）“政治”的异化与消解恐慌的公共之路丧失 

从古希腊到现代，“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古希腊，“政治”是人在公

共领域中为了解决公共问题所进行言说和行动，它是人之为人的本性。亚里士多

德区分了人的三种生活，即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和沉思的生活。享乐的生活

是以追求肉体快乐为目的的生活，因此，它是动物式的生活。虽然沉思的生活是

最自足的生活，但是，它具有半神半人的性质，“是一种比人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22]
只有少数哲学家才能过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能退而求其次，即政治的生

活。虽然它是第二好的生活，但却是人之本性的体现，而且它是大多数人可以实

践的生活。阿伦特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人有三种活动：劳动、工作和

行动。劳动是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活动。工作是制作人造世界的活动。行动是人

在公共领域中展示人之为人的活动。
[23]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阿伦特都把“政治”看作是人之本性的体现。然而，

当马基雅维利在理论上使“政治”独立于道德之后，就为当权者以暴力统治臣民

奠定了理论的基础。当民族国家形成之后，传统的城邦也消失了，一方面，与城

邦相比，国家变得越来越大，使得每个人参与政治的生活的前提性条件丧失了；

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了雇佣劳动与专业分工，大多数人已经没

有精力去参与政治的生活。在此背景上，洛克提出了“代议制”民主，从适应社

会现实的角度看，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它也为“政治”脱离于每个人埋下

了伏笔。当国家变得越来越大，政治机构也变得越来臃肿，“政治”渐渐开始成

为了一种脱离于每个人的权力机构，并且拥有了自身独立的运作机制，庞大的官

僚体系也随之兴盛。可以说，“政治”已经从古希腊意义上的人之本性的体现，

异化成了权力机构的代名词，异化成为了让每个人感到恐惧的暴力机关。当然需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异化的“政治”不仅发生在国家层面，而且也发生在现代

社会的每一个机构之中。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到来，使得“关键性经济因素的控制权从代议制

政府转向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政治冷漠也随之产生，这是因为，政治的救助的

希望日益渺茫，权力正逐步从政治中转移。”
[24]
“政治”的异化带来的“政治恐

惧”与“政治冷漠”，使得现代人消解恐慌的公共之路丧失殆尽。其实，现代社

会中的很多恐慌不是凭借个人之力就可以消解的，它有赖于集体的共同应对。但

是，在“政治”异化的过程中，“‘公共’自身之独立内涵业已被掏空，它没有留

下自身的议题——现在，它仅仅是私人困境、忧虑与麻烦的集聚。”
[25]
公共援助

所能提供的援助也就是告诉每个人，这样的经历是大家的都有，你不应该为此感

到担忧，仅此而已。 

 



三、制造“恐慌人”的学校教育 

 

面对着“恐慌人”的形成，应然地看，教育应该提供一个相对安全与平静的

场所，让儿童通过教育的生活，消除不合理的恐惧，理智地对待合理的恐惧。克

里希那穆提曾说道，教育从本质上看“应该来帮助你消除恐惧、净化心灵才对。”
[26]

罗素认为，人生充满了危险，教育应该教人学会理智地防备不测与恐惧。
[27]

其实，通过这样的教育，一方面，可以防止儿童过早地接触社会中的恐慌，让他

们形成健康的心性；另一方面，可以让他们在未来进入社会后，对社会中的恐慌

提供相应的拉力。然而，实然地看，教育却让恐惧伤害了其本质，它不仅没有试

图去消除那些过度的恐惧，反而是在制造着“童年恐慌”（孙云晓语），让还没有

形成良好心性的儿童过早的暴露于恐慌之中，以教育的方式制造着“恐慌人”。 

 

（一）物质化的教育与残酷的教育竞争 

正如前文的分析，“解放”的三次剥夺，使得现代人变得格外依赖于物质。

在唯经济主义的浪潮中，教育也完全丧失了它应有的批判与反思功能，反而是在

推波助澜中，与社会其他方面共同酿成了现代人“物欲症”。其实，“不论人们如

何定义教育，教育都有其不言自明的意义，那就是教育要使人成为人，教育要促

进人的发展”
[28]

现实的这种“失真”的、“异化”的教育，一方面，使得学生把

人生价值定位于不确定的感性欲望的满足上，而忽视更为可靠的精神追求，变得

相当脆弱；另一方面，由于它放弃了向学生提供多种可能的生活，而只给学生提

供了一种可能的生活，即追逐实利，它使得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并且，当每个人

都追逐实利之时，由于物质的有限性，又会激发学生之间的竞争，产生对他人的

恐慌。 

现代以来，很多国家都已经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了教育的普及，这是很大的进

步。然而，现代教育普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工业化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

因此，现代教育的分层功能凸显。但是，当这种分层功能与追求未来物质利益的

强大驱力共谋之时，教育就仅仅成为了获得未来“身份”的工具。考试是现代教

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试本应该是一种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的工具，而今它

却成为单纯的选拔工具，成为决定学生未来命运的唯一工具，甚至成为目的本身。

现代考试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制造着恐慌。其一，考试意味着分类，即把学生贴上

三流九等的标签。名次落后者，会被贴上“差生”，甚至是“没前途”的标签。

对于落后的学生，这种标签使他们活在尊严丧失的恐慌之中，对于没有落后的学

生，这种标签则使他们活在担心落后的恐慌之中。其二，考试已经成为决定学生

未来命运的关键环节，因此，它激化了学生之间的竞争，使得学生之间不再是友



爱与互助的关系，而是妒忌与仇恨的关系。异化了的生生关系，使学生不得不成

天活在面对“敌人”的恐慌之中。 

面对着让人恐慌的病态竞争，学生还得不到教师和家长的理解，这使得恐慌

进一步扩大化。在学校，教师为了让学生“心甘情愿”地接受“异化”的教育，

不仅不能表现出对学生的理解，还要通过放大未来的“身份”争夺的残酷来恐吓

学生。在家中，父母由于亲身经历着现代人的恐慌，也会有意无意地向孩子灌输

着未来社会的残酷竞争，“不好好学习，就考不上重点中学，考不上重点中学就

考不上大学，考不上大学就找不到工作……”
[29] 

 

（二）科学化的教育与削弱一半的人性 

应然地看，教育应该对科学主义的盛行提供相应的拉力，但是，现实的教育

不仅没有提供拉力，反而为科学主义的盛行提供了推力。一方面，科学教育在学

校教育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人文教育则逐渐边缘化，甚至还要为自身合法性进行

辩护。另一方面，教育本身也在过度科学化，具体体现在：（1）作为教育基础“人

性”假设心理学化。（2）教育内容的科学化编制，这包括以科学分支作为课程分

类的依据和以科学的逻辑作为编排内容的依据。（3）教育的过度设计，其具体表

现为对教育空间、时间、人员以及过程的过度控制。虽然开展科学教育有其正确

性的一面，但是把整个教育都转向科学教育，而彻底否定人文教育，否定科学教

育的人文性一面，只会使得科学的“工具理性”僭越哲学的“价值理性”；虽然

教育在某些方面亟需科学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要科学化。因为教

育有其超越性的一面，这种超越性并不是科学所能全面把握的，教育的过度科学

化只会使得其失去“一大片天”，削弱一半的人性。并且，无论是单纯地以科学

教育否定人文教育，还是教育全面的科学化，都会使得学生从理性地热爱科学变

成盲目地崇拜科学，由于他们无法理解科学的限度，无法理解科学只是人类的工

具，最终他们会成为制造人造恐慌的科学狂人。 

此外，科学主义的盛行，人文教育的缺失，使得人们无法正确而又全面地认

识人性，无法理解人性中脆弱的一面，无法理解命运无常的一面，因为科学化的

观念假定，相同的事件必然产生相同的结果，而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另一方面，

由于极端的个人主义的盛行，每个人对“自我”极端的关注，二者的共谋使得无

论是学校，学生，还是家长都认为有必要，并且也能够限制校园中的一切风险，

然而，正是人性的脆弱，命运的无常，正是人类能够容忍合理的风险，才使得人

生赋予了意义。限制一切风险，也就是在削弱人性的力量，使得学生无法获得成

长，无法获得富有意义的人生。学校进行适度的安全教育非常必要，但是过度、

极端的安全教育就毫无必要了。由于各方极端地关注安全，学校似乎成为了“世



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30]
。例如，限制一切校外教育活动，甚至限制一切课间户外

活动；夸大陌生人的危险，把校园完全变成一个封闭的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

校园成了恐慌情绪培育的肥沃土壤。 

 

（三）等级化的教育与恐怖的校园“暴力” 

等级主义区别于等级，“只有那些使高等级的尊严凌驾于低等级的尊严之上

的行为才属于等级主义。”
[31]

等级主义产生的原因很多，正如前文的分析，大众

放弃了自身的“政治”权利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对此，教育并没有试图消除等级

主义，而是让等级主义伤害了自身的本质。宏观地看，近代以来的教育，逐渐沦

落为国家的附庸，盲目地向学生灌输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当今全球化的影响下，

民族主义国家“为了保证领土的完整和生存下去，每一个国家都建立一些正式的

教育结构和采用了普通教育的方法来培养忠顺的人民。”
[32]
微观地看，现代社会

的等级主义已经深入学校。一方面，校长拥有最高的权力，他们能够决定学校的

一切，教师和学生对于学校的各项决策基本说不上话。另一方面，教师和学生也

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究其原因，不仅是由于等级主义对他们毒害之深，而且

还由于现在的教师和学生都在“身份焦虑”（德波顿语）的驱使只关注自己的私

人生活，关注个人的得与失，而对公共生活、公共利益毫无兴趣。这种现象不仅

使得校园中等级主义不断蔓延，而且还对未来社会中等级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 

教育中的等级主义会对低等级者的尊严造成伤害，构成精神上的暴力，让师

生处于极大的恐慌之中。其首先表现为，高等级者利用权力，任意践踏学生和教

师的权利。批改学生日记是现代教师常用来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手段。姑且不说

它是否有利于写作水平的提高。这种任意翻阅学生日记的做法，会使得隐私暴露

的学生无法安心地学习与生活。“推门听课”是现代校长常做的事情，姑且不说

这种行为合法与否。这种不和教师打任何招呼，突然出现在教室中的行为会给教

师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并且由于“推门听课”的不可预测性，教师会成天活在

恐慌之中。其次，教师常会利用知识的优势伤害儿童的尊严。例如，对学生进行

语言的“倭化”。“当我们将自己看作‘正常人’，而把他人看作‘不是真正的人’

时，我们就是在倭化他人。”
[33]
教师的语言“倭化”不仅使当事学生直接受到了

巨大的伤害，还会使得其他同学也看不起他，最终让他产生“无助效应”，长期

处于恐慌的情绪之中。另一方面，由于教师对学生尊严的伤害，使得部分高年级

学生和身体强壮的同年级学生为了发泄内心的愤怒，常常会以各种校园暴力的形

式伤害低年级的学生和身体弱小的学生，即“欺负现象”（福勒语）。 

当然，以上这些现象并不都是我国当前学校教育中的主流，但是为了分析学



校教育在“恐慌人”形成的过程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凸显这些现象却是必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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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nic people made by Education 

Zhang Le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Jiangsu 210097，

P.R.China） 

Abstract: Panic is extreme emotional state of fear, and it is a kind of social 

character of modern people. Escaped from free, lost trust, and the spread of selfish 

were the symptoms of the panic people. The vulnerability of modern people brought 

by the three times liberation, the spread of artificial panic brought by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lost the common way of eliminating panic brought by alienation of 

politics were the modern reasons of panic people emerged. Education was not only 

providing the corresponding tension of this situation, but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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